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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归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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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50 年代周延甲先生首倡“秦筝归秦”以来，得到了曹正先生等老

一辈筝家的大力支持和秦地筝人的积极响应。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

不仅中国筝界的“秦兵”如异军突起，艺惊华夏，而且抒发“真秦之声”的新创

筝曲，也似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由于这些筝曲深深植根于三秦大地的文化沃土，

他们鼓秦风、述秦事、咏秦韵、抒秦情，是充满泥土芬芳的“真秦之声”，因而

极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顽强的生命活力，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这是“秦筝归秦”

实践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与研究的现象。它对于当前人们热

议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

试图从《秦桑曲》的剖析入手，解读“秦筝归秦”的成功之道，同时，进一步认

识到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手段，“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是一个多么艰难

繁复的过程。

一、《秦桑曲》产生的时代背景

筝乐发展于秦，这在中国音乐史界没有太多的争议。早在唐代，当白居易概

叹古琴“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的时候，长安城内却出现了“奔车看牡丹，

走马听秦筝”的繁荣景象。然而，就是这个造就了古筝音乐昔日辉煌的以西安为

“首府”的三秦大地，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筝乐居然频临绝响的境地。于是，

“归来吧，秦筝”的呼声，从热衷秦筝的青年学子的心田萌发了，“秦筝归秦”

作为口号也在 60 年代初被正式提出来了。

所谓“秦筝归秦”，应该是包括培养秦筝新人，收集传统曲目，研究秦筝史

论，创作秦筝新曲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而这一工程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乃是新

曲之创作。很显然，秦筝归秦，就是要鼓秦风、发秦声，如果陕西筝人虽然众多，

但他们只能弹奏河南筝或山东筝乃至潮州筝的曲目，则有何“秦筝”的可言呢？

然而秦筝曾频临绝响的事实告诉我们，传统秦筝尚存的“家底”实在太薄了。应

该说，周延甲先生 60 年代初发掘、整理的《晋南迷胡曲集》对秦筝的传统曲目

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就其整体分量而言，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秦筝是很

不相称的。愚见，真正将秦风、秦声通过秦筝展现于世人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秦筝

新曲当从《秦桑曲》始。

《秦桑曲》在“秦筝归秦”系统工程建设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因为它

第一次让鼓秦风、述秦声、咏秦韵、抒秦情的“真秦之声”，以完整的独奏曲形

式呈现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舞台，并获得了众多国人的由衷欢迎。

二、《秦桑曲》阐发了“真秦之声”

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便以此推论：“只有地方的，才是

民族的”，此话不无道理，中华民族 56 个兄弟民族，各自有独特文化，而自有独

特文化，二广大的汉族地区，各地方亦各自其独特的音乐艺术。曹正先生尝借用

毛泽东的诗句“茫茫九派流中国”形容我国古筝艺术流派之多。之所以分派，是

因为有风格的差别。而各派的风格都是建筑在各地民俗风情基础之上的。如河南



筝的彪悍、豪放，山东筝的刚劲、粗犷，潮州筝的委婉、细腻等风格的形成，都

同各地的风情、习俗，乃至语言音调紧密相关。所以，秦筝（陕西筝）必须“讲

陕西话”，发“真秦之声”。为其如此，白葆金先生在榆林小曲中坚守的筝乐才显

得难能可贵，而周延甲先生编的“迷胡筝曲集”也为复兴秦筝的初始曲目积累作

出了宝贵的贡献。虽然白师留下的“小曲”和延甲先生选编的“迷胡”都是地道

的“真秦之声”，然而，作为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筝的发祥地，仅仅凭这

些曲目要重新树帜中国筝壇，实在太缺少“话语权”了。正当人们热切盼望代表

“真秦之声”的曲目早日出现的时候，由周延甲先生创作的，《秦桑曲》应运而

生了。

《秦桑曲》一经出世，便不胫而走、风靡全国，无论成人儿童，习筝者弹必

“秦桑”，人们被这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真秦之声”深深吸引了。

有一个现象，早就引起音乐学家的重视，即我国民族民间乐器的旋律，同当

地的民歌戏曲乃至方言俚语，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江南丝竹同江浙

民歌，广东音乐与潮汕戏曲等，常常有相互交融的现象。诚如已故音乐家程茹辛

先生考证过的那样，享誉世界的《二泉映月》的旋律同锡剧《簧调》有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所以，《秦桑曲》以秦地的故事为题材，以秦地的戏曲音为

素材创作的新曲，从而让秦筝树秦风、述秦事，实在是高明之举。

《秦桑曲》取材于李白的乐府诗《春思》，说的是秦地一个古老而平常的故

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少妇思念在远

方（燕地）服役的丈夫。李白与唐代众多诗人写作此类题材的诗篇甚多，他的另

一首乐府诗《子夜吴歌》可视为“秋思”佳作，，“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

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于斯，古琴、古筝都有以

此为题材的乐曲《捣衣》。《秦桑曲》以“秦桑”为题，实在妙不可言。桑，神州

大地随处可见，而“秦桑”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它要对照李白诗上句来认识，

那就是当“燕草如碧丝”的时候，“秦桑”就已经非常茂盛而绿枝低垂了。“秦桑”

春早，至少同燕赵地区相比是如此。而“秦桑低绿枝”的时候，秦地的春风早就

吹过青萍之末了。《秦桑曲》的散板引子，以如戏曲导板的气势写出了春风浩荡

的背景，其末句小三度连续反复后的五度下行至极不稳定的清角，并继续下行至

商音，然后再大跳至长羽结束于徵音，不仅气势磅礴，而且充满“秦”味，如果

说此处刮的是春风，那么这春风便是地道的秦风。

其后的慢板，作者以朴实委婉的戏曲音调（碗碗调）描绘了面对大好春光，

少妇思夫的复杂的心情：思念、缠绵、郁愤、期盼……因为曲调是久经锤炼的“秦

腔”，有着十分浓郁的秦地色彩，朴实的音乐语言，平易近人，将思念中充满期

盼，忧伤中饱含奋怨的情思，刻画得入木三分，所以，它不仅能激发秦人的共鸣，

也能让众多的外乡人非常感动。

三、《秦桑曲》生动地体现了独特的秦韵

“韵”之于筝，常常是相对“声”而存在的。右手弹弦（勾、挑、擘、托、

摇等指法）发出的声音谓之“声”，左手按弦（点、颤、推、揉、滑等技法）改

变琴弦的张力从而改变声音的形态谓之“韵”。筝韵的涵义是多方面的，其最重

要的就是为五声音阶撷取宫商角徵羽“五正声”之外的清角，变徵，闰，变宫“四

变音”筝业内称之为“以韵补声”。而对于秦筝来讲，其以韵补声之韵常常是微

升 Fa(
↑
4)和微降 Si(

↓
7),它们既不是清角的变徵，也不是闰和变宫。那对“微降”

“微升”到什么程度呢？答曰：凭感觉。什么感觉呢？秦人的感觉，秦声的感觉。

我没有做过音响物理实验，然后感觉告诉我《寒鸦戏水》里的“
↑
4”同《秦桑曲》



里的
↑
4 是不一样的，我想，这固然同它们的实际音响形态（震动频率及其衍变

过程）有关，还同它们在各自旋律中所处位置，亦即它们与其它音程关系有关。

首先，在《秦桑曲》，无论 4、
＃
4，还是 7、

6
7，它们的实际音高都不在十二平均

律的音列之内，有人说在“纯律”中，我认为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多数

情况下，这几个音常处在“过程”之中，并非“一步到位”的震动频率。诚然，

中国在筝中二变（或“四变”）的形态大多如此，这恰恰是筝的佳妙之处和魅力

所在。然而，秦筝的“二变”特别显得在过程之中，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用“过程

音”这个名词来形容它们，但其肯定是个不稳定的高音，恰恰就是这个不稳定的

高音，对抒发内在情思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如“2412↓7·1”中的那个“↓

7”，真能扣人心扉，撞人肺腑。其次，《秦桑曲》的旋律中，用了“碗碗腔”中

的独特的音程“↓7．——↑4”，这既不是纯五度，也不是减五度，更不是增四度，

我们不妨称之为“闰五度”，因为从功能上讲，他更接近纯音程的作用，“2↓7．·

4 21↓76．．5．—”婉转缠绵，牵魂摄魄。秦声（秦地的戏曲、民歌）中非常特别的

音程关系，在秦筝之《秦桑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秦声与琴筝之韵天衣

无缝的切合，它将“无限秦人悲怨声”的“苦音”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琴韵所

反映的是一个“情”字：思念之情，怨愤之情，离别之情……，归根到底是秦人

的真情。艺术追求“真、善、美”，“真”字当先，唯有真，才能激发灵感，亦唯

有真，才能引起共鸣。据说，延甲先生当年创作此曲的起因是缘于爱女周望只身

在京城学艺常常想家，为慰其思乡之苦而萌生“秦桑”，这恰恰是缘情起调，藉

古之秦人悲情，抒发今人的乡思，难怪周望每弹起《秦桑曲》，总是那么投入，

那么专注，那么深情，那么扣人心弦，撼人心魄。

这里，我还强调一下《秦桑曲》选择思念之情为主题的普遍意义。但凡有一

定生活阅历的人，都难免曾经产生过思念之情，其情所以是思乡、思亲、亦可是

思念、思友……一个“思”字，会将人带入各种不同的情境，《秦桑曲》表现的

“思”，固然是古代秦人之情，所谓“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但它们同时也

抒发了国人之情，这种离愁之苦，几千年来国人是饱尝滋味的，它还能激起人类

共同的情感波澜，这个世界由于战争而带来的离别实在太多了……。思念无人没

有，思念无所不在，诚如乔羽先生在《思念》歌词中让我们见识到的那只“蝴蝶”，

一不留神，它就能闯入你的心头，撞击你的灵魂，《秦桑曲》通过秦筝表达的秦

人之情，从本质上说，它反映了人类所共同的感情，由于表现深入，情真意切，

所以它能激起广泛的共鸣。

四、 结语

相对当今筝坛上动辄十多分钟长度的新曲而言。《秦筝曲》可能算是“小曲”

了，然而，“曲不在大，有情则灵”，《秦桑曲》是以人类共有的思念之情为题材，

以秦地戏曲音调为素材，最终让秦筝唱响了“抒发真情”的“真秦之声”，感动

了中国乐坛。此后，曲云的《香山射鼓》，魏军的《乡音》，《三秦欢歌》等秦筝

新曲相继面世，近两年又有王中山的《望秦川》慷概悲歌……中国筝坛刮起了一

股强劲的西北风。《秦桑曲》不仅为“秦筝归秦”写下了划时代的崭新乐章，而

且也成为当代古筝的经典曲目，为推动中国古筝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